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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明周朝俊《紅梅記》，有萬曆廣慶堂刊本、玉銘堂評本、劍嘯閣刊本、袁宏道
刪訂本、徐肅卿改訂本《丹桂記》。後世京崑、高腔、皮簧、梆子、粵劇、電影，
均有紅梅改編劇目。重讀各種版本，特感不同時代不同文化對於藝術、情愛、美，
各有不同想法，既可相通，亦有教人驚訝的差異。當中如何傳承變異，值得細賞、
值得深思。一部過去的作品、過去的經典，怎樣能夠把生命延續到現代？這種經典
改編，不僅是故事情節的延續，也有發揮、發展，又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生活
環境、不同的政治、文化、歷史之下，不同的人把《紅梅記》放在一個現代的環境
再次書寫，好讓經典作品「轉世還魂」、「還魂再生」。
一、明周朝俊《紅梅記》
當討論後世改編《紅梅記》的同時，周朝俊的本劇未嘗不是逕向前人借鑒，其
《紅梅記》亦有部份取材於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綠衣人傳》。周朝俊身處明萬
曆十年張居正死後黨爭頻仍、吏治腐敗的背景，他寫南宋末年賈似道時代的荒淫跋
扈事蹟，也許未嘗沒有借古鑑今之意。雖說劇作書寫有考慮當時的政治環境，卻不
能忽略在周朝俊筆下所塑造的兩位令人難忘的女角。這兩位女角恰恰在後世不同的
改編中各有不同投射，她們的性格以至戲份的輕重，往往跟改編者身處時代的審美、
文化、政治等考慮，息息相關。
周朝俊劇中李慧娘幽怨情深，昭容嬌憨溫和，各有不同性格。李慧娘一往情深，
初會裴生，脫口讚美：「美哉一少年也！」2 化為游魂切齒難平，〈鬼辯〉一齣大膽
與權勢周旋；〈幽會〉一齣熱情表白毫不拘泥，直言「敢天天憐我無辜，故遣書生
到此，了我夙願也。不免趁此月明風細，幻作生前模樣，走一遭兒呵 ——」3 李慧
娘主動會裴生，果然是個有個性的女子。另一女角昭容在第三齣〈慈訓〉登場：「生
長繡闈中，一片聰明，十分尊重。」4 第五齣〈贈梅〉：「嗔人叫喚，口兒懶應，嬌
1 本文以梁秉鈞教授 2012 年 11 月於「鬼文化節：從混亂到秩序」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講論筆
記為依據，並參考其所撰《紅梅記》文章整理成篇。整理時或有錯漏失當之處，敬希見諒及雅正。
2 周朝俊：〈紅梅記〉（玉銘堂評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上海：商務印書局，1954）第二齣〈泛湖〉，
頁三上。
3 同上，第十三齣〈幽會〉，頁三十二下。
4 同上，第三齣〈慈訓〉，頁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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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性，自春來渾不是舊時行徑。」5 然而劇本以梅為題，周劇紅梅代表的美較多映照
在昭容身上。 同樣見於第五齣〈贈梅〉，小生裴禹有感於動人春色，「見此紅梅可
愛，不免折一枝回去齋頭玩賞。」6 由折梅而邂逅，由贈梅以示情。女的以梅自比：「孤
芳不與凡花並，暗香長傍瑤華境」，亦望能有對美欣賞之人：「一枝梅，東君憐取，
冷浸在紫霞瓶。」書生驚艷：「這女子真個可愛殺（煞）人！」 7 昭容與李慧娘各
有不同的美，「人面花枝相照映，照的來各各娉婷」8。
二、唐滌生《再世紅梅記》（1959）
唐滌生（1917-1959）是香港粵劇著名的編劇，薛覺先夫人唐雪卿之弟，妻為
京劇青衣鄭孟霞。唐滌生年輕時於上海從事話劇活動，一九三八年因廣州淪陷來港，
到薛覺先的「覺先聲」劇團抄曲，後得編劇馮志芬指點開始編撰粵劇劇本。他一生
編有四百多部粵劇，當中不少為改編古典文學的作品，如《牡丹亭驚夢》（1956）、
《蝶影紅梨記》（1956）、《帝女花》（1957）、《紫釵記》（1957）、《六月雪》
（1958），都是傳世佳作。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唐滌生在利舞台觀賞《再世紅
梅記》的第一晚演出時暈倒，翌日離世，終年四十三歲。《再世紅梅記》是唐滌生
一生編寫的最後一部作品。9
《再世紅梅記》是仙鳳鳴劇團的戲寶，當年由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擔綱搬
演。一九六八年由黃鶴聲導演拍成電影版本《再世紅梅記》，改由陳寶珠、南紅夥
拍梁醒波演出。唐滌生一九五九年改編《再世紅梅記》劇本的年代，他未見到復刻
周朝俊原劇完整版本，幸得孫養農夫人所贈崑曲曲譜，共得「脫阱」、「鬼辯」、「算
命」三折，把慧娘昭容、人鬼交錯，李代桃僵，後世續前弦，編出妙想、寫出深情。10
較諸周朝俊《紅梅記》，《再世紅梅記》中李慧娘更多血肉。11 周朝俊的李慧娘在
5 同上，第五齣〈贈梅〉，頁八下。
6 同上，第五齣〈贈梅〉，頁九下。
7 同上，第五齣〈贈梅〉，頁十下至頁十一上。
8 同上，第五齣〈贈梅〉，頁九上。
9 參黎鍵著、湛黎淑貞編：《香港粵劇敘論》（香港：三聯書店，2010），頁 351-3、頁 393-7。
10 唐滌生指：「除了在藏書『 綴白裘 』內翻得『算命』一折外 」，「孫養農夫人在崑曲名藏家處發現
了『集成曲譜』」，「竟然將『集成曲譜』內之紅梅閣『脫穽』『鬼辨（辯）』二折手抄給我」。唐滌生：
〈我以那一種表現方法去改編「紅梅記」〉。盧瑋鑾主編：《姹紫嫣紅開遍》（卷一）（香港：三聯
書店，1995），頁 196-7。
11 關於〈紅梅記〉與《再世紅梅記》，可參陳志清：〈《紅梅記》與《再世紅梅記》〉，見《大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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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的利劍下驚怕悲哭，被騙對天賭誓反被斬死。周劇中慧娘當時是「貼驚怕悲哭介」
和「貼跪泣介」，哭求賈似道：「老爺饒奴一命」。12 唐滌生粵劇改編李慧娘則更
智慧更勇敢，見諸與賈似道的對答：
「我比少年誰輕重？」
「暮雨焉能鬥曉風！」
「我可以喝斷長江波浪湧！」
「佢可以橫霸西湖玉女叢。」13
她後來知道處境無望，也不求饒，剛烈殉死。
昭容生長在不同的背景，際遇沒有那麽悲慘，性格相對温和，所以賈似道逼婚，
她能裝瘋鬧府，以計脫身。第三場〈倩女裝瘋〉，昭容先以「綠鬢亂，披搭了花衫」
的瘋女造像上場，再叩見賈似道認閻王、以父為婿，配以裴禹的推波助瀾，最終幸
得賈似道趕離府堂。14 周朝俊筆下的慧娘、昭容，二人的故事只兀自環繞裴生開展，
兩位女子彼此並無關連。唐滌生寫出兩個相似又性格不同的女子，最後更以蕉窗魂
合、再世還魂，把分叉的兩線創造性地揉合在一起。其中寫慧娘的輕妒、動情、寬
愛，寫得絲絲入扣。〈鬼辯〉、〈脫阱〉等，以詞曲之美寫人情之美，實在動人。
慧娘對愛惡的真率流露，見之於〈鬼辯〉 ：
賈似道：休說得顛哉倒也。我京師稱獨霸。何以你愛慕他？甘拋繁華。
慧娘：哼，憎厭奸官似狼露尾獠牙。論理應愛他瀟灑。你恃官威伸手折嫩芽。自稱
愛花，自高聲價。荼毒生靈正該打。
後續：
慧娘：鬼若無冤難成真，妾非有恨不回衙。望你重睜色眼認梨魂，妾是慧娘魂未
化。15
唐滌生《再世紅梅記》雖然以慧娘為主，但不同於後來的其他劇種，並沒有删
去昭容角色。在仙鳳鳴劇團的演出中，白雪仙一人分飾慧娘與昭容，兩人恍如「重
第10期，頁100-7。
12 周朝俊：〈紅梅記〉，第四齣〈殺妾〉，頁六下至頁七上。
13 葉紹德編：《唐滌生戲曲欣賞（第三輯）》（香港：香港周刊出版社，1988），第一場〈觀柳還琴〉，
頁33。
14 同上，第三場〈倩女裝瘋〉，頁65-74。
15 同上，第五場〈登壇鬼辯〉，頁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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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相貌相似，同樣情深義重，卻是性格不同。慧娘遭遇坎坷，被迫為妾；昭容
長自小康之家，有父親照料。慧娘是飛揚剛烈，昭容是家常可愛；慧娘是魂魄，昭
容是肉身。
香港一九五九年唐滌生改編的《再世紅梅記》，在故事和音樂上都有創意。從
較寬的角度來看，也是香港上世紀五十年代文化傳承過去、轉化新路的好例子。從
音樂看改編，可見唐滌生和朱毅剛粵劇音樂的創新。16「脫阱」後一段用南音快唱，
又轉成兩人對話，以音樂節奏配合劇情的推進：
「慧娘，慧娘，雖能脫阱，但投身何處呢？ 」
「我送你回府去吧！ 」
「郎無府」「妾無家」
「身如野鶴逐流霞」「楊州可住離韁馬」
「客地難容折翼鴉」「昭容避難楊城下」
「不願登門送禮茶」「寄居未必談婚嫁」
「除非妳帶我赴盧家」「郎是生人奴鬼也」
「買張路票鬼離衙」「遮魂紙傘求一把，為免過橋搭渡有偏差。玉魄梨魂防柳 打。
（吊慢 ）日影奴最怕。」然後裴生以慢板南音作結：
「做一對朝離晚聚宿鳥同槎。」17
《再世紅梅記》的音樂亦具創意，同樣可見諸於觀柳還琴一節，用既有客家箏
曲〈蕉窗夜雨〉，改動填詞賦予原曲新生命：「驚艷女，含顰愁對春風，露半面，
挽玉帶低弄。嬌羞態欲藏嫩柳中，似煙罩芙蓉 [……]」把器樂曲改編為聲樂曲，加
入不同角色對答，是唱詞與旋律互相磋商的過程，詳論可參看余少華〈唐滌生粵劇
的音樂特色：香港文化的集體記憶〉音樂著述的討論。
從《再世紅梅記》音樂上的改編看，故事如何由原來京崑劇目而來，編成粵劇
又吸收不同地域的廣東音樂，加入西方音樂觀念，甚至用了前衛的音響及創作手法，
也可見到香港五○年代文藝「改編」傳統、傳承與創新的特色。從粵劇《再世紅梅
記》的改編，可以看到五○年代以來香港文藝的一種特色。不僅是在戲曲方面，香
港粵劇繼承及發展了不同的方向，在電影、現代派文學、武俠小說、嶺南畫派、話
劇、音樂、流行文化各方面，亦繼承了二十世紀中國文藝的一些不同流派、多元風
16 參余少華：〈唐滌生粵劇的音樂特色：香港文化的集體記憶〉，《樂在顛錯中：香港雅俗音樂文
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頁208-27。
17 葉紹德編：《唐滌生戲曲欣賞（第三輯）》，第五場〈登壇鬼辯〉，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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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移植接枝、轉世還魂，易地再生。18
三、孟超《李慧娘》（1961）
一九五九年唐滌生在香港編撰粵劇《再世紅梅記》，從白雪仙所寫的〈在這時
代裡應否演鬼魂的戲〉一文，可見他們對「演鬼魂的戲」並非全無顧慮。只是，文
章中白雪仙嘗言：「鬼戲的藝術表現方法是可以充份誇張的，是浪漫主義的，有時，
更可以用這種手法把主題突出」，這足見他們並未受鬼戲「導人迷信」的觀念所囿
限，更重視戲的「藝術表演方法」和「主題」。19 唐滌生可以依循周朝俊《紅梅記》
的人物線索把慧娘、昭容打造得更真切動人，最後更以蕉窗魂合、再世還魂大膽作
結，這尤繫於他身處較開放的社會接受環境、夥拍勇於嘗試的演出團隊。
 一九六一年，中國內地孟超根據《紅梅記》寫成《李慧娘》劇本，同年八月北
方崑劇院在首都舞台上演。相對來說，這部僅僅相隔兩年的崑曲改編《李慧娘》，
雖然減削情愛而加強民族大義，最後仍被批判為「大毒草」，作者孟超亦在文革中
鬱鬱而終。
該劇刪除原作盧昭容情節，集中寫裴禹、李慧娘與賈似道的矛盾，加強南宋太
學生反抗政治腐敗的內容。孟超說寫《李慧娘》是「借戲言志」、「借此麗姿美麗
之幽魂，以勵人生」，20 更批評周朝俊的原劇： 「李慧娘且以貼旦去之」，「又以
為曲中主要人物裴禹，尋風覓月，反複的纏于男女間柔情欲障，格調不夠高！」21。
孟超的李慧娘，是被逼為妾，強顏侍酒。第一場豪門就是苦愁病瘦，似「釜底游魚、
籠裏哀禽」，終日淚眼悽涼。劇中反複強調賈似道弄權、政治腐敗不堪。孟超的改
編安排李慧娘在見到裴禹之前，先聽到裴生的諷喻詩，有了印象。所以第二場遊湖
時聽到這名字，回頭注視，聽到裴禹直斥賈似道弄權賣國，旁唱：「俺知人少閱世
不寬，幾曾見似這般磊落奇男，不畏權勢，敢把這人間正氣顯。」李慧娘衝口而出
的惹禍名句也變為：「壯哉少年，美哉少年！」「美哉少年」之前加上「壯哉少年」，
可見是並非「臨風遙讚好儀容」這麼簡單。這改編明顯地強調了李慧娘與裴禹二人
18 詳參梁秉鈞：《也斯的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 )有限公
司，2013）一書及梁秉鈞：〈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化的意義〉，見《痛苦中有歡樂的時代：
五○年代香港文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頁3-11。
19 白雪仙：〈在這時代應否演鬼魂的戲〉，盧瑋鑾主編：《姹紫嫣紅開遍》（卷一），頁193-5。
20 孟超：〈試潑丹青塗鬼雄——崑曲《李慧娘》出版代跋〉，孟超：《李慧娘》（上海：上海文
藝出版社），頁118。
21 同上，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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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國事有共同理想，而盡量減輕原著中的男女之情。
到第五場〈救裴〉兩人才是第一次正式相見，還要經過一番誤解（如裴禹誤以
為是賈似道行使美人計，擺出一副「志如鐵堅」的抵抗姿態），最後裴禹明白李慧
娘是為他而死。兩人同病相憐，「難得相逢共患難」。雖在合唱部分說到「就這樣
結再世如花眷」，在劇中卻非常謹慎沒有寫出個人感情的發展。
《李慧娘》 第六場〈鬼辯〉賈似道把報子、家將逐一斬首，把眾姬妾拷打，又
要砍殺無辜， 跡近瘋狂。〈鬼辯〉中李慧娘理直氣壯，勇猛無比，一若女俠。慧娘
訓斥「賊丞相」後，「一陣鬼風，口吐焰火」，頭撞賈賊。賈似道昏倒在地，慧娘
再跳上書案，大笑三聲，以一句精鍊的「俺不信死慧娘，鬥不過活平章」作結。
一九六一年，《李慧娘》由北方崑曲劇院演出。李淑君飾李慧娘，叢兆桓飾裴
禹。初演時大受歡迎，還為周恩來總理演過專場。後來陸續出現了「有鬼無害論」
和「有鬼有害論」的爭論，一九六三年大反鬼戲、舊戲，《李慧娘》也被打成「大
毒草」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孟超被戴上了「反黨分子」的帽子，兒孫輩皆受牽連，
一九七六年含屈而逝。直到一九七八年，《李慧娘》才給昭雪平反。22 政治正確的
劇作，還是難逃災劫。不僅個人儀容風采的優美不能提倡，以鬼控訴權勢的壯美也
不容發言。
四、劉瓊導演電影《 李慧娘 》（1981）
文革後一九八一年上海亦有劉瓊（1913-2003）導演的《李慧娘》，也不是直接
來自孟超劇本，而是根據蘇州市京劇團演出，劉瓊改編及出任總導演、胡芝風主演，
由上海電影廠製作。劉瓊本是聯華影業公司的演員， 拍過《大路》、《小天使》等
影片。 劉瓊與香港亦有一段因緣 ，一九四八年來港，一九五二年因政治原因遞解離
港，回到上海 。其導演的《李慧娘》則獲一九八一年文化部優秀影片獎。23
電影一開場白衣女鬼李慧娘在地府喊冤枉，幽冥茫茫往前闖，遇上地府判官帶
着小鬼，然後開始她的倒敘：本是貧家女名叫李慧娘，賣唱爹慘死，走進陰風颯颯
的半閒堂。慧娘一句話說錯了，賈似道他將她殺害。
電影拍成於文革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若跟同時期中國電影相比，例如水華電影
22 孟超《李慧娘》的遭遇，參金紫光：〈撥開雲霧重現光彩 —— 祝崑劇《李慧娘》重新出版〉，
孟超：《李慧娘》，頁 1-5；孟健：〈寫在李慧娘再版的時候〉，孟超：《李慧娘》，頁 125-
8；李恩柱：〈李慧娘〉，《文匯報》（2010 年 6 月 16 日），副刊。
23 關於劉瓊生平，詳參趙士薈：《影自浮沉 : 劉瓊的影劇生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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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逝》濫用畫外音的矯情、謝晉電影《牧馬人》誇張煽情的傷感，劉瓊電影《 李
慧娘 》同樣重新試用電影語言，卻沒有生澀造作的感覺。 《李慧娘》以倒敘作為結
構，運用蒙太奇、影音效果，如賈似道逼近時地上的影子、李慧娘最後離去時回眸
凝睇，叫一聲「裴相公！」，聞雞啼驚覺時限已到，忍淚扭過頭別去，鏡頭右角有
紅梅花影，淡出。電影語言收發自如，相當稱職。
以電影拍攝戲曲，這是兩種媒界的磋商，可以多選用長鏡頭拍攝，而劉瓊則以
不過火的剪接技巧顯其用心。李慧娘重返人間，欲知會裴生賈似道遣人來襲，卻遭
正直的裴生回絕夜訪。李慧娘以手持判官所贈魔扇開鎖。李慧娘唱曲「寶扇搧鎖叮
噹響」，魔扇一揮，然後門鎖伴隨閃光兀自散開。這影音配合的效果不容易出現於
舞台搬演。只是電影中又會保留如噴火的傳統戲曲舞台功架，讓電影與戲曲互相濡
染。
電影《李慧娘》還是秉持周朝俊《紅梅記》與孟超《李慧娘》諷刺奸惡的要旨，
電影將近尾聲，李慧娘大鬧賈府，「怒火焚毀半閒堂」。電影《李慧娘》與孟超《李
慧娘》同樣沒有讓昭容在戲中出現，然而兩劇所不同的是，電影能夠在諷刺奸惡的
同時，並沒有剔除慧娘跟裴禹情愛的鋪寫。慧娘怕嚇壞裴郎，不敢告知身是鬼。當
裴郎接受慧娘已死的事實後，竟然執意「我情願隨你到地府存身」，只是慧娘以「你
應當以國事為重除奸賊救黎民」勸退。雖然有情人未成眷屬，劉瓊劇中曲詞亦不避
纏綿：「亦若要相逢夢中見，勸裴郎莫要為我輕生，勸裴郎應以國事為重。到來日
一炷清香三杯酒，紅梅閣旁聽一聽，我含淚的笑聲！」故事仍以國事為重，但也不
再像上世紀六十年代前作那樣規避感情了。
五、近年種種《紅梅記》改編
《紅梅記》是川劇傳统高腔「四大本」之一。徐棻的改編曾在「2008 北京奧運
演出周」於北京上演，2010 年又在香港戲曲節演出。川劇演出與京崑劇種一樣，集
中在李慧娘懲戒賈似道，刪去昭容角色。重點就在鬼辯、幽會、放裴、懲奸。 這新
改編中，川劇絕活都派上用場：慧娘鬼魂面對賈似道使出吐火、變臉、魔燭；殺裴
生用了藏刀、追趕用上飛褶子，還有和影子打架、拋綾子，賈似道的敗落則用上提
粑人，演出把傳統的戲劇技巧、各種絕活，帶給現代觀眾。但是，太多的絕活令觀
眾只顧觀賞「特技」，減低了描寫人物個性、細膩推演劇情。現代歌舞音樂、美術
服飾（女演員頭上頂紅梅樹）與舞台效果（如乾冰造成煙霧瀰漫的朦朧），怎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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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與傳統劇目配合，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24。
此外，星榆舞蹈團、廣州歌舞團合作製作新派古典舞劇《紅梅再世》，據唐滌
生粵劇《再世紅梅記》中「 脫阱救裴 」 和「 魂合團聚 」為骨幹新編。25
至於越劇《李慧娘》，由紹興小百花越劇團演出，吕育忠编劇、楊小青導演，
2012 年 12 月獲得中國戲曲學會獎，有評論說「《红梅記》演繹的是南宋書生裴禹
與權相賈似道侍妾李慧娘離奇的愛情故事，受到古今各劇種普遍關注，400 年來不
斷地出新，新版越劇《李慧娘》為戲曲史又寫下了光彩一筆。」26 但卻沒提到六一
年孟超崑劇的改編演出，也沒提及一九五九年香港的《再世紅梅記》。
結語
不論是處於明代的周朝俊，還是現代改編的作者，他們都是利用一個過去的年
代（故事發生的背景年代），重新組織，述說一個可置於書寫年代的故事。 五九年
香港唐滌生的《再世紅梅記》、六一年內地的孟超和八一年劉瓊導演的兩部《李慧
娘》，以至近年種種《紅梅記》改編，都在說同一個故事，卻又因其文化政治的相
異而不盡相同。筆者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寫成的小說《剪紙》，是受粵劇《再
世紅梅記》 啟發，對傳統反思之作。27 一九九四年在藝術節也曾與梅卓燕合編群舞
《花影》。本講謹續前緣，對前人致敬。各種改編，在不同時代的創作中帶出不同
的文藝觀念：以寫情為美、以勵人為善、以伸張正義、懲奸警惡為德。對女主角的
描寫，以剛烈為美、以智慧為美、以多情為美、以婉約含蓄為美、以靈巧為美，在
歷史的舞台上循環再造，應時而生，皆可賞味。28 ※
24 關於川劇《紅梅記》，另參：《麻辣紅梅目迷五色》，《星島日報》（2010年7月8日），E07。
25 傑靈：〈星榆創新促新高〉，《文匯報》（2000年9月15日），教育版。
26 網站：《鳳凰網文化頻道》（10/2013）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0_12/22/3636771_0.
shtml
27 關於《剪紙》與粵劇粵曲的關係，可參容世誠：〈「本文互涉」和背景：細讀兩篇現代香港
小說〉，見陳素怡編：《也斯作品評論集：小說部份》（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
司，2011），頁241-4。
28 周朝俊劇中的賈似道，也有他的「美」的觀念，似是一種喧嘩的美，用許多形容詞、許多聲音。鬧
喳喳響道鳴珂，御道喝破，擁著笙歌，又辟易着百姓們步兒倒躲。眾妾把盞：「玉碗漾金波，纖手
擎來輕可。淺斟低唱，停雲繞樹清歌。」頗有點現代歌舞劇場大場面載歌載舞娛賓的味道。「攜
尊柳浪聽鶯歌，倩鸞笙象板低拍輕和。」攀花踐草把一切都遊過。一切都是急、快、多，這也可以
是一種美學上的選擇。
